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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社团与华人华侨文化认同探析

张 颖

摘 要:华人华侨社团是维系华人华侨的支柱和桥梁。当祖籍国积弱贫困之时，华人华侨对于祖国的情感更多是

基于盼其民族的振兴; 而当国家处于发展繁荣之时，华人华侨表达的是基于祖籍国发展的自豪感。在两种感情的维系

中，华人华侨社团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起到了凝聚人心和桥梁沟通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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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华侨的足迹遍布全球，是全球不可或缺的

群体，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华人华侨这个族群

的研究。尽管由于居住国的文化同化，部分华人在

某些习惯与语言、政见上会有别于国内人，但是其与

生俱来的族群认同使得他们仍保留着以群己为本

位、以家庭为中心、人际关系重伦理上的核心价值

观。正因为根系的相依相属，使得无论是在过去或

是现在，华人华侨对于国族的认同仍保持高度的同

一性。而其中，华人社团是华人华侨民族主义延绵

的支柱和桥梁。
一、华人华侨认同情感的双重性

旅居国外的华人华侨必定会同时遭遇祖籍国与

居住国两种文化的冲击，这种冲击其实也就是两种

文化对于特定群体的抢夺，即华人华侨认同情感资

源的争夺。所谓认同情感资源的争夺源于华人华侨

居住国的同化与祖籍国的呼唤之间的情感争夺。一

面是华人华侨的居住国，尤其是那些强大的政治经

济一体化国家，它极强的政策号召力能有效地同化

部分的华人华侨; 另一面是华人华侨骨子里血浓于

水的乡土情结让他们又自然而然地接受着祖籍国的

情感召唤。在文化价值观的双向吸引下，谁能真正

把握天平的重心，这与该国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

手段的应用不无关系。
( 一) 文化与认同间的结构分析

很多人认为，经过几十年的磨合，海外华人华侨

已经逐渐消磨自我的文化个性而被居住国同化。事

实证明，这个判断并不准确。文化与认同间有着千

丝万缕、不可或缺的关系。首先，在文化的认同上，

并非所有的文化因子均可以被同化与融合的。至少

某些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不能被完全同化的。例如:

在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上，“芭芭”和“娘惹”不会说华

文但却保持传统的中华文化习俗，那些不尊崇民间

信仰而改信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人却依然说

华文，那些更愿意以英语为媒介语言的年轻一代，也

许不再坚守传统文化习俗和信仰，甚至很少参加宗

庙乡团组织的活动，却在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态度观

念上依然不放弃孝道、人情、面子、勤俭、报答、秩序、
中庸、和睦、分享等中华文化价值观念。［1］

所以，即使

显在的文化因子在文化融合的进程中消失，但核心

的文化价值观———这种植根于个体内心深层的精神

却可以长期保存下来。其次，认同包含不同的层面

内容，如: 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这两种认同并不完

全统一。国家认同倾向于政治认同，它是对于居住

国政治权利与义务的遵守与执行; 而民族认同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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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文化认同，它是对祖籍国民族情感的保留与潜

藏。相比较而言，国家认同具有可变性，因为居住国

的不同，每个国家的政策操守不同，华人华侨会有不

同的国家认同选择; 而民族认同则具有内生性，即使

政见不一的华人华侨，其对于祖籍国的民族情感确

是同一的。
( 二) 认同祖籍国文化中面临的情境

作为一个华人华侨，他们无论是过去或是现在，

内生的民族主义是一直无法割舍的，只是在不同的

情境中有不同的表达方式。通常来说，人的情感认

同会在两个时期变得很强烈: 一是祖籍国处于弱势

之地或遭遇外来势力的侵入之时，认同者会由内迸

发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这种情感源于外界刺激

促成内化情感迸发，进而再演变为行为体的外在行

动———认可并支持祖籍国。如革命年代，华人华侨

捐钱捐物，甚至自己投身革命来支持一些先进中国

人的行为，都可以看成他们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真

实表达。在现代，北京奥运火炬在传递时，由于遭遇

来自他国势力的干预，导致圣火几次熄灭，华人华侨

组织坚决抵抗当地政府的恶劣行径亦是此种情境的

表达。第二种则是祖籍国处于上升期或者昌盛之

时，华人华侨是真实地表达自己对于国族的认同之

感，并为之自豪，且愿意积极投身国家的建设之中。
这种认同源自祖籍国本身所带来的价值和利益的吸

引力，所以此种认同会持续得长久些。
二、华人社团源于文化的归属与现实环境下的

群体选择

首先，一个人的情感诉求力量往往是弱小的，可

是如果将一群有同样情感诉求的人凝聚起来，借助

一个媒介表达出来，这样的力量就会异常强大。作

为少数族群的华人华侨侨居异乡时，力量的薄弱使

其更加迫切寻求利益同盟体来维持彼此的联系。显

然，官方的机构并不容易且适合介入，民间的组织能

很好地融合一群相对弱势的个体资源，使得他们的

声音更容易让官方听得到。早期的“行会”均借助于

中华民族宗法制的框架，得益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

强烈的内聚力，其目的是在异质环境中，团结互助，

防范欺凌，联络感情和互通信息，以求得立足、生存

和发展。
其次，从心理学上来说，人隶属于一个易于确认

的群体，这是人类的一种基本需求。与其他民族相

比，华人更固守着这个传统。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

的地域性结合，实际上是建立在命运共同体关系上

的社会性结合，由父子、夫妇、长幼的血缘家庭关系

延伸出的君臣、朋友的社会关系。法国历史学家弗

朗索瓦·德伯雷在《海外华人》一书中写道:“正是这

种对大陆共同的依恋使他们依然是中国人，极为谨

慎地甚至暗中延续一种中国社会的结构，一种生活

方式，一种有等级的组织，一种内部法律，一种道德

以及在漫长的流亡中所获得的商业传统。”［2］
滨下武

志在分析华侨的这种心理特点和行为方式时指出:

“华侨基于空间认识所产生的身份认同，首先是对出

生地和故乡抱有强烈的乡里意识。这种意识，既是

个人对于故乡所抱有的归属意识，更是在移民国家

的生活空间里，不可缺少同乡之间的相互扶助，因而

这种归属意识得以不断再生。”［3］
在华人华侨社会

里，这种关系的实现可以通过这种拟制的家庭关系，

使移民联系的网络得以扩大。所谓拟制的家庭关系

指的是一种非血缘的，但是由于共同的祖先、风俗、
传统、记忆而构成的一种独特关系。虽非个体真实

小家庭，却胜似大家庭大家族的关系。最初的同乡

会的产生便是这种文化的结果。华人社团的出现扩

大了华人华侨社交的圈子，作为一种更为确实和安

定的关系网，加强了彼此之间及与外界间的团结互

助与合作。特别是早先的华人华侨，怀有强烈的民

族归属意识，这种民族归属意识不断强化着他们自

我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当拥有此种情感的移民越

来越多，形成势力时，各种以地缘、血缘、业缘关系为

纽带的“行会”就应运而生了，社团组织俨然成为其

认同情感的桥梁与归属之处。
三、华人社团与华人华侨文化认同的建构

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事件，华人社团所扮演的

角色是不尽相同的，但是其起到的凝聚人心以及沟

通交流的功能却是同一的。
( 一) 近代民族主义思潮是早期华人社团活动

的催化剂，反之，华人社团的存在也是近代华人华侨

民族主义情感的依附所在

近代中国强烈的民族主义源起于西方列强的侵

入，是中国人抵抗外侮的精神动力，亦是国家争取独

立、主权和尊严的强烈诉求。朴素的爱国、爱乡感

情，以及在海外新式知识分子鼓动下的现代民族主

义思潮充当了早期华人社团活动的催化剂。当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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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中一些肩负使命责任的精英人士做了大量的“开

启民智”工作，通过教育培训的手段，唤醒当地华人

华侨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情结，使得更多“志同道

合”的人加入到社团中来。所以，华人社团最初形成

与发展是以民族主义为原动力，由睿智先进的中国

人引导建立的一群关注国家命运的共同体组织。近

代先知先觉的许多华人华侨，其对于中国政治命运

的关切，便是经由革命党人的推动形成了一种群体

的自觉。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党人在海外华埠成

立保皇会。保皇维新论在华埠风靡一时，各埠保皇

会数以百计，成员数十万。如康有为所言，“凡百七

十余埠，遍 于 五 洲，会 众 以 数 十 万 计，岂 吾 所 及 料

哉!”［4］1905 年，孙中山等兴中会成员流亡日本，在东

京成立同盟会，其分部组织相继在东亚各埠建立。
数年间，迅速取代保皇会，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人社

团。利物浦是华人侨居英国的最早落脚点之一。利

物浦的致公堂就曾与孙中山合作，在辛亥革命中做

出了突出贡献。抗战前后，英国华人的社团活动进

入一个高潮。以留英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中坚，以伦

敦为中心的国际和平组织、以巴黎为中心的欧洲华

侨抗日组织，以重庆为中心的中国民间抗日团体，都

纷纷在英国华人当中设置分支机构及吸收会员，使

英国华侨投身于广泛的抗日动员当中。一些老的华

侨团体，如四邑会馆、互助工团、致公堂等，也纷纷在

抗战中出钱出力。英国华侨社团的早期历史说明，

家国同构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使建立在血缘、宗族、
地缘关系上的华侨社团构成英国华人社团的主流。
而处于英国社会的底层地位也很自然地使华侨将个

人前途与祖国命运相联系，“中国政治”是刺激英国

华人社团活动的出发点，民族危机空前提高华人社

团在华侨当中的凝聚力与号召力，民族主义是英国

华侨团体得以产生和发展壮大的精神动力。［5］
从这

个意义上说，跨国政治动员的有效性基于具有民族

国家意识的华侨社团———这一海外民族主义载体，

若失却了与祖国政治、法律、情感联系的华侨社团的

存在，海外华侨的民族主义便无所依附。［6］

( 二) 当代华人社团成为培养新一代华人华侨

民族情结、传播中华文化、传递乡音乡情的基地

如果以“拓荒史、革命史”来形容老一辈华人华

侨的历程的话，那么新一代的华人华侨则伴随着中

国综合国力的强盛而获得相应的尊重。随着华人华

侨在海外生存环境的变迁以及华人华侨自身构成的

变化，一些以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为纽带的

新型的海外华人社团也应运而生。与前辈相比，新

生代华人华侨对祖籍国的感情渐趋淡化。如果说老

一辈华人华侨对于祖籍国保持着的是一种浓烈爱国

情结的民族认同感的话，那么新一代华人华侨对于

祖籍国有的只是残存的模糊认知。所以，尊重并重

视传承以血缘、地缘、业缘的组织尤为重要，因为这

类的华人社团仍是凝聚海外华人华侨，尤其是新一

代华裔的核心纽带。一项调查表明，在考察新生代

华人华侨具备的祖籍国认知性上，对于中华文化的

认知程度是其祖籍记忆的重要参考指标。例如，在

东南亚各国中，马来西亚华裔新生代对中华文化的

认知程度最高，他们基本上都见过舞龙舞狮，知道划

龙舟、祭祖先等带有祖籍地传统文化色彩的活动，对

于中华文化所包涵的内容，如传统历史文化、民间民

俗风情、民族器乐、书法国画、民族服饰、饮食茶艺、
武术象棋等等，90% 的人表示有兴趣而想了解，其中

约有三分之一的人选择了“很有兴趣”，不了解也没

兴趣的人仅有 5%一 10%。［7］
这些对于中华文化的强

烈认知，除了家族式血缘论的伦理思想灌输外，显然

与华人华侨在中国繁荣强盛的大环境下，表达出的

民族自豪感不无关系。虽然，只是残存的“祖籍记

忆”，可是这种记忆却与“国族认同”互为表里。一方

面，华裔族群的形成其实就意味着华人华侨将自己

类别为同一性质的人。这些人都保留着对于祖籍国

的记忆和想象; 另一方面，这类的记忆和想象促成、
维持甚至强化成员的国族意识。“祖籍记忆”其实亦

是新一代华裔构建其国族认同的基础。所以，当代

的华人社团除了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与祖籍国构建

联系外，仍应重视以传统的亲缘、地缘为主组成的社

团在传播传统文化，传递乡音乡情，建构华裔族群的

爱国情结上的价值，且这种价值更需要在当代社团

组织中延续发展。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曾言: 处

理海内外同胞要研究“根”文化。“根”文化是一种涵

括语言、乡情、民俗等中华传统文化的综合体，“根”
文化的本质其实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运用。

首先，汉字语言文化是海外华人华侨文化精神

的基础。汉字作为中华民族最主要的文化载体，几

千年来始终流传并经久不衰。汉字不仅以会意的形

体特征影响着中国人直观的思维方式表达，而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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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承继久远的交际符号维系着中华文化的绵延不

绝。在华裔社会的现实生活中，新一代华裔被泛称

作“香蕉人”。这样的一群“香蕉人”在中西文化的

“夹缝”中苦苦挣扎，成为两头够不着的“边缘人”。
要寻找到迷失的“自我”，就需要找到自己的根。而

弘扬中国文化，营造学习中国文化的机会，让“学习

中国文化”成为年轻华裔的理性选择，这些都需要华

人社团通过积极推进传统文化、华语修习教育来维

系华人华侨中华文化的传承，让更多华裔从“香蕉

人”的迷茫中找回自己“芒果人”的身份。当代华人

社团已认识到华文教育不仅是华侨华人维系与祖籍

国联系的纽带，而且汉语作为一种语言工具，在拓展

生存和发展空间、提高竞争能力中的作用越来越重

要。为此，海外华人社团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兴办

各类学校，学习汉语，通过汉语学习来获得更多的发

展机会。各社团还积极推动所在国和中国开展文化

教育的交流合作，使华文教育获得更大的发展。
其次，以“五缘文化”为纽带激发新一代华裔对

祖国的情感认同。所谓“五缘文化”，就是对以亲缘、
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为内涵的五种关系的文化研

究。比如有了宗缘关系就有了宗亲会、校友会等海

外社团; 有了地缘关系就有了同乡会等海外社团组

织; 有了业缘关系就有了茶文化、酒文化、葡萄节、信
鸽协会等海外社团组织; 有了信缘关系就有了佛教、
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海外社团组织。这些社团

组织的覆盖面不仅是一个地区、某个国家的范畴，许

多组织已经遍布全球。“五缘文化”是中国人社会结

构和人际网络的客观存在，并潜移默化为大国小家

统一融合的粘合剂。“五缘文化”虽是历史的产物、
属于一种旧式的传统型组织，甚至夹杂些封建迷信、
因循守旧之处，可是其于新一代的华人华侨的影响

力仍是 异 常 强 大。这 与 它 的 积 极 变 革 不 无 关 系。

如，这类社团认识到社会化进程中，需要更多的新鲜

血液，于是他们从全球化视野的角度考虑，涉足经济

领域，积极吸引越来越多的新一代华裔，促进新老领

导层交替等等。新式的社团以“五缘文化”为依托，

适应社会的变革，不仅开拓了华人华侨经贸交流的

渠道和途径，更为强化了新一代华人华侨的民族自

豪感。
“叙乡亲、增友谊、谈合作、谋发展”，这是海外华

人社团加强同祖籍国联系的宗旨。在全球化的今

天，海外华人社团不仅是华人华侨与祖籍国经贸交

流的桥梁，更成为华人华侨海外民族情结的归依之

处。重视华人社团，对于今日的海外统战工作的开

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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